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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狄亚与《氓》中的弃妇形象看中西文化差异
[摘 要] 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和《诗经·卫风·氓》中的弃妇都以自己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形象屹立于中西文学史上。两者的遭遇是夫权社会下妇女不平等地位的一个缩影,但她们并不像众多弃妇那样上演劳动妇女只是在沉默中灭亡的人间悲剧,而是在接受现实之后,大胆反抗,揭开了被压迫妇女反抗的新篇章。她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有着相同的婚姻遭遇。面对被抛弃的命运，她们都表现出了自主、自强的性格特征，并最终发出了反抗的强音。但由于所处的时代、社会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两者的反抗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本文从婚恋的自主、性格的自强、个性的觉醒三个方面对这两位弃妇进行比较，并从中西文化差异上找出她们在性格、人格和行为方式上差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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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文学史上，弃妇形象并不罕见。她们悲惨的遭遇让人们流下了同情的泪水，但真正能够触动人们灵魂的却寥寥无几。引起人们心灵深处震撼的这一类弃妇，能让人们在掬一把同情之泪后深受震撼，继而产生深深的敬仰。她们的魅力所在既非美貌，也非悲惨的遭遇，而是她们鲜明的个性所折射出来的熠熠之辉。
古希腊文学中的美狄亚和近乎同时代的《诗经·卫风·氓》中的弃妇便是以她们自己鲜明的个性形象而屹立于中西文学史上。美狄亚与《氓》中的弃妇在婚前婚后有着相似的经历，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勤劳持家的主妇，从爱上意中人的那一刻起，她们几乎倾尽了自己的一切，大胆、热情地追求着幸福的爱情生活。而在遭到丈夫的抛弃后，她们的自主、自强使她们的形象更加熠熠生辉。两者的遭遇是夫权社会下妇女不平等地位的一个缩影,但两位女主人公不同于其他众多弃妇的是,她们并没有上演劳动妇女只是在沉默中灭亡的人间悲剧,而是在接受现实之后,大胆反抗,揭开了被压迫妇女反抗的新篇章。两位弃妇所表现出来的坚强、自主使她们成为文学史上众多弃妇形象中最为耀眼的人物形象。
尽管两者有着以上诸多相似点，但由于二人所处的地域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她们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同时也决定了她们在行为和反抗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文化背景濡染出东西方女性在性格、人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两位弃妇之间的差异性烙上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印痕。
 
一、弃妇在相同的婚姻遭遇中的不同表现
（一）婚恋的自主
美狄亚和《氓》中的“弃妇”恪守着爱情至上的爱情观。氓抱着丝前来商量婚事，因“子无良媒”[1]，女主人公拒绝了氓的求婚。这其中的原因与其说是女子对礼节的顾虑 ，不如说是出于女子的矜持。遭到拒绝的氓兴许不高兴了，温柔多情的少女心软了，立刻放下矜持，反过来请求“将子无怒”，并答应了嫁娶的日子“秋以为期”，“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涉入爱河的少女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以其质朴、纯洁之心去对待心上人。“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少女的一颗心全系在心上人的身上，其纯真的情感亦随着恋人的出现、离去而起伏。
《氓》所反映的时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青年男女婚恋的前提。在对女子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世俗的道德约束力是可以想象的。而《氓》中的女子却做出了惊人之举：为了与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敢于大力冲破世俗的樊篱，与氓约定“秋以为期”“以我贿迁”。从女子的身上可以看出，她尽管在心上人面前是一个柔情似水、宽容顺从的女子，但对爱情的追求却是热烈而真挚的。
美狄亚是一个性格坚强、刚烈的女子。当丘比特之箭射中她的时候，她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伊阿宋。尽管伊阿宋一开始接近她是为了取得她的帮助，以便能够顺利地取得金羊毛，但她还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开始做出一系列有违她身份、职责的事来。她给伊阿宋送药，教他如何克服国王的刁难。如果说这一切可以理解为少女对心上人生命安全的担忧而做出的行为，这并不值得人们为之惊讶。但当她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后在逃亡路上所做的弑兄的残忍之举，更是令人匪夷所思。血浓于水，为了爱情而弑兄叛父，美狄亚竟然走到了如此地步，足见她对伊阿宋的爱是多么地强烈和真挚！
美狄亚和“弃妇”对爱情是同样的真挚，她们追求自主的婚姻，但在表达方式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弃妇”对爱情、婚姻的追求始终是比较含蓄的，即使是处于热恋当中，也时时体现出中国古代女子的温婉、柔顺。她的爱寓于脉脉温情的等待：“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柔情似水，却只是被动的等待。而美狄亚的爱却体现其主动的一面。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西方人注重的是人本身的价值，他们更多的是张扬个性，放纵原欲。美狄亚所表现出来的惊世骇俗的恋爱观，正是体现出西方的人本世俗意识，要爱就爱，一切凭借自身的本能，率真而炽热。
（二）性格的自强
对婚姻充满幻想的两位少女，凭着自己的勤劳开始亲手编织幸福、美满的生活。《氓》中的女子在婚后，虽然生活艰辛，“三岁食贫”，但她却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而是“靡室劳矣”，任劳任怨，“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为了追求幸福的婚姻生活，女子日夜劳作，不惜将无价青春耗在日常家务中。从中可见这位女子勤劳、善良的美德背后所隐含的自强，不把婚姻与享受等同起来，而是以自己的辛劳换取婚姻的美满。
美狄亚随伊阿宋流亡到科任托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了所谓的幸福婚姻。婚后的美狄亚并没有自恃是高贵的公主或是神圣的祭司，而是为了家庭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为伊阿宋生儿育女。在这一方面上，她和《氓》中的女子都是一样的心态，爱一个人并不是为了依附，而是通过自己的勤劳与自己所爱的人共进退，足见其性格上的自强。
当和谐美满的生活、信誓旦旦的誓言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时，被弃的女子并没有表现出人们所意料的懦弱，而是愤怒地对负心人加以指责或采取行动。被氓负心抛弃的“弃妇”没有哭哭啼啼，跪地苦苦相求，更没有寻死觅活，以身殉节，坚强的性格使她没有表现出懦弱和妥协，而是决绝地表明态度：“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氓的“二三其德”使温顺贤淑的女子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她不再隐忍、委曲求全，而是愤懑控诉，指责男子的无情无义，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自强的性格使女子的形象更加完美、高大起来。
伊阿宋为了“生活得像个样子”“多生几个高贵的孩子”[2]抛弃了美狄亚。美狄亚的爱是炽烈而狂热的。当至上的爱情敌不过名利地位的诱惑时，她的炽热的爱情化成了刻骨的仇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认为“对敌人很残忍，对朋友很忠诚，要这样的人生才是光荣的”。当她所忠诚的男子成为背叛她的敌人时，她没有接受命运的安排，率真、果断的美狄亚敢爱敢恨。刚烈的性格促使她用残忍的报复手段去血洗自身的侮辱，毫不犹豫地选择杀死亲生儿子的方式来报复不忠的丈夫。
美狄亚和“弃妇”在不幸的婚姻遭遇上，她们既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相似的是面对失败的婚姻，她们没有委曲求全，心怀幻想，而是毅然决然地离开负心的男子。不同的是，两位弃妇自强的表现方式。面对氓的“二三其德”，“弃妇”既无力把握，更无从扭转。面对残酷的现实，她所能做的，只有愁苦满怀，饱受兄弟的奚讽；她所能做的是，历数婚后的勤劳、贤惠：“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从而对氓的无情无义加以控诉。相对于“弃妇”的温和方式，美狄亚则是刚烈、极端的。她用毒药杀死了新妇和国王，甚至残忍地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报复丈夫的背叛行为，再次表现出西方人放纵原欲的人本世俗意识。
    （三）个性的觉醒
“古希腊人有一个动人的假想：男女之间之所以相爱，是因为他们渴求找回原本就与自己连在一起的另一半并重新合为一体，” [3]可是美狄亚和“弃妇”的爱情悲剧却证明一旦相爱的男女完全合二为一，丧失了各自的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他们从合走向分的过程就开始了。美狄亚和“弃妇”为了自己的所爱，付出了一切。婚前大胆追求爱情的惊世骇俗的行为以及婚后的勤劳、无怨无悔。自始至终，她们都将爱人当成了自己的中心，而自己则成了围绕这个中心不停转动的陀螺，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却丧失了精神上和人格上的独立。当负心的男子或厌倦了年老色衰的女子或为了追逐名利地位时，女子的悲惨命运也就开始了。
婚姻生活的不幸，使沉湎于爱情之中的女子痛苦不堪，但她们却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悲痛中，自主、自强的个性开始在她们身上觉醒了。
氓的不念旧情，深深地伤害了女主人公。她“静言思之，贡自悼矣”，在悔恨与反思中，看透了氓的虚伪与丑恶的面目。痛斥氓的卑鄙行为，反复无常的人，根本就不是自己要托付终身的人。她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继续委曲求全，自己将苦海无边。她坚强地将被弃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氓的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时，女子的形象赫然高大了起来，她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的妇女那样忍气吞声，屈服于命运，而是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坦然接受现实，发出了反抗的决绝之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与负心的丈夫一刀两断，足见女子决裂的坚定态度，标志着“弃妇”的个性觉醒。值得肯定的是，女主人公对婚姻的认识不单只局限于自己个人婚姻的不幸上，而是把自身的爱情婚姻的体验扩大到人类社会，发现女子容易沉湎于爱情，为了爱情往往可以不顾一切，且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男子则不同，他们虽也会痴迷爱情于一时，却难以持久，于是提出了“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告诫，从自身的爱情悲剧中总结出沉痛的教训，告诫青年女子，切不可盲目地听信男子的花言巧语。
美狄亚面临被弃与被驱逐的命运，苦苦哀求终究还是无法挽回丈夫追逐名利地位的心。她痛苦万分：“一切能呼吸、有理智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是最不幸的一类,”她后悔当初为了爱情盲目地抛弃一切，孤军奋战于无边的痛苦与懊悔之中，但刚烈的美狄亚并没有永远地沉浸在被弃的痛苦中，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她指责、声讨丈夫的虚伪与卑劣：“我再也不相信誓言了，你自己也知道对我破坏了盟誓……真是辜负了我的心！”当她觉得自己在夫妻感情上受了侮辱时，她被激怒了，她要报复丈夫的不忠：“女人总是什么都怕，看见军队和兵刃就胆战心惊；但如果她在夫妇关系上受了侮辱，就没有比她更毒辣的心了。”刚烈、倔强的美狄亚开始了她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先是设计杀死了自己的情敌，而后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报复丈夫，令伊阿宋断绝后代。
在婚变面前，《氓》中的“弃妇”与美狄亚没有委曲求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她们看清了男子的背叛和卑劣，觉悟到了夫权社会的不平等，最终发出了反抗的最强音。但“弃妇”更多的是内心的反省与觉醒：“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无与士耽”是对夫权统治社会的强烈控诉，揭露了古代男女婚姻上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对于丈夫的不忠，美狄亚不但有犀利的言辞声讨，更有强硬的复仇行动与之抗衡，不惜以杀死亲生儿子的极端手法来报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二、从弃妇不同的表现方式看中西文化差异
面对被弃的命运,美狄亚和“弃妇”奋起反抗,成为东西方女性不甘命运摆布、勇于维护妇女自身权利和争取人格独立的代表。尽管两者有着以上诸多相似点，但由于二人所处的地域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她们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同时也决定了她们在行为和反抗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她们在婚恋上的不同表现，体现的正是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形态
中国古代人民依河而居，以农耕为生存方式，因地多人少的缘故，古代人民多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外界的交流相对隔绝，使得人群相对稳定，更加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养成了中华民族顺应性、适应性的民族心理，也形成了尊重传统，被动接受的习惯心理，因此中国文化更加注重伦理、德操。这也就是为什么《氓》中的女子商量婚事时提出“良媒”“卜筮”的根由，道德礼教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稳定的环境，平静的农耕生活，以及道德规范的约束，孕育出了女子的柔顺、被动天性。
而美狄亚所生活的古希腊社会，则是傍海而居，土地的贫瘠，使希腊人积极向海洋开拓进取，于是产生了海洋文明。航海业、商业成了这一古老民族的繁衍之源。不稳定的生存环境，形成了希腊人强调人在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文化濡染下，美狄亚大胆追求爱情，并为铲除一切阻碍其幸福的绊脚石而采取的弑兄叛父等骇人听闻的行为就不足为怪了。在希腊人看来，争取个人的权利是合情合理的。
    （二）不同的生活时代决定不同的选择
“弃妇”所处的时代，正值我国奴隶社会的末期。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男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和领导权。而妇女则处于从属地位，经济上和人格上均无独立可言，女子成了依附男子的附属品。女性地位的无情跌落，已是这个时代不争的事实。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在家庭中，对男子的依赖越来越强，她们的辛勤劳动也只是服务于男子，服务于家庭。一旦男子厌倦了女子，便可以随意抛弃女子。《氓》中的女子操劳多年，为男子牺牲了大好的青春，却被“二三其德”的男子所弃。女子面对这样的遭遇，她们既无力把握，更无从扭转。她们可以以死抗争嫁与所爱的人，却没有任何办法来保证不被当初所爱的人抛弃。[4]所以当年老色衰的女子被抛弃时，她只能愁绪满怀，独自一人离开奋斗数年的家庭，成为当时众多弃妇中的一员。
而美狄亚生活的时代，正值古希腊奴隶制形成的初期。这个时代的古希腊，还处在人类的童年，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率性而为，自我意识强。当时的父权制还处于新生的、不稳固的状态中，从而使妇女们敢于起来与之抗衡。尽管女性地位日渐衰落，但远没有像中国的“弃妇”那样被种种道德规范所束缚。古老强大的母权意识在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之后，依然作为传统力量长期留在人们的脑中不肯轻易退出，妇女们不甘心处于受奴役、受屈辱的地位，所以才有美狄亚几乎凶残的弑子行为。另一方面，美狄亚来自带有几分“野蛮”的海外异域，对于伦理传统，并没有受到过多的熏染，带有原始人的气质，一切行动任凭个人的本能，要爱就爱，要恨就恨，没有造作，没有虚伪。
    （三）不同伦理道德规范决定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男耕女织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中国社会更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伦理、德操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准则。在这种强调道德规范的文化背景下，《氓》中的“弃妇”性格顺从、柔和，爱得含蓄而缠绵，注重的是当时的道德标准。自始至终，她一直都是遵道守分，在婚前的天真烂漫的少女时期就显现出她的这种道德取向。当氓涉过淇水前来求婚时，虽然主人公已是彼此爱恋，但女主人公却因“子无良媒”而拒绝了他的求婚，尽管她最终冲破了世俗的樊篱，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传统道德对她的影响。婚后的女主人公勤劳善良，她的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的璀璨光芒,甚至不惜以牺牲青春的代价，为追求美满婚姻而奋斗。她的善良、勤劳、质朴、无私，正是广大中国妇女所崇尚的，也是历代人们所歌颂和赞美的。
东方人的隐忍、柔顺的生性决定了“弃妇”的行为准则，她永远不可能有美狄亚那样的行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严格的道德和品行要求。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弃妇”始终以当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是在被抛弃后，她对氓的指责，依然是沿用传统的道德标准去控诉氓的无情无义，最后也只能收拾行李回到娘家。
与“弃妇”不同的，美狄亚来自极力强调自我、强调个性的西方民族。她是希腊之外的城邦公主，是一个月神神庙的祭司、精通法术的女巫。双重的身份使她尽最大的可能去谋求自己的幸福，在她心中，只有对命运的驾奴，而没有服从。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不受道德束缚，抛父杀兄，谋杀丈夫的新妇和国王，都是对自己利益的捍卫。在她眼里，爱情高于一切，道德规范于她而言并不能起到何种约束。刚烈的性格、炽烈的爱并非单独存在的，这与她所处的环境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
古希腊人的社会伦理观念中，“强力和勇敢是最高的美德”，他们热爱现实，不喜束缚，这也为美狄亚的近乎残忍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美狄亚不喜束缚的个性使她不安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主动反抗，为报复反叛的丈夫而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
（四）不同的人本意识决定中西人格上的差异
在性格方面，两位弃妇有着非常大的反差：美狄亚刚烈而主动，“弃妇”柔顺而被动。如果说“弃妇”的性格可以用“柔情似水”来形容的话，那么美狄亚则称得上“刚烈如火”。这一点在少女热恋的时候便表现出两者性格上的反差了：美狄亚追求爱情是自发的、主动的、热烈的，热情奔放，为了爱情不惜牺牲自己的亲情，而这对于中国古代的女子来说，那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热恋中的中国少女，尽管最终冲破了世俗的樊篱，但在她身上却时时闪烁着中国古代女子温婉、顺从之美。她的爱是含蓄的，是寓于脉脉温情的等待。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子对氓的要求是“良媒”“卜筮”，而美狄亚则是义无反顾地跟伊阿宋流亡海外。
“中国人格主静、矜持，以岿然不动为自尊自爱，以有求于外为可耻下贱，自然就认为被动型的情是可以接受的，主动型的爱或欲则是令人羞愧的。违背天理天性的。”[5]在《氓》所反映的时代，社会对女子的道德和品行要求日渐严格，矜持、被动的女子才是自尊自爱的，否则就是伤风败俗。在追求爱情、婚姻上尤其如此，男子才是主动者，在爱恋中掌握着主动权，女子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即使爱上了对方，却仍是矜持、被动的，对心上人表达爱意也只是饱含温情的等待，等到了男子前来提亲时，明明已经是两情相悦了，却仍要矜持一番：“子无良媒”。
“而西方人格却是在不断的骚动、紧张的思索和外向的追寻中体现出一种动态人格。”[6]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崇拜个性、自由、平等，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个体的独创性，认为个人权利高于一切。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古希腊社会并没有像中国古代社会那样注重道德约束，他们强调的是人格的尊严和力量。美狄亚作为一个女性，更多的是注重自己的权利，她的爱是主动的。她为所爱的人，做出了一系列有违身份、职责的事来，乃至后来弑兄叛父，以牺牲亲情和民族利益的巨大代价来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这一切并不是事先就筹备好的，而是这位率真的女子，在不停的骚动、紧张的思索中，凭借自身的本能，一步步所采取的手段。
同为弃妇，美狄亚不甘心任由命运摆布，而是采取激烈的报复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尊严，毒死新妇和国王，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而“弃妇”所能做的只能是痛斥氓的卑鄙行为：“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特有的文化背景，使“弃妇”不可能像美狄亚那样采取残暴的报复，而是满腔怨恨地诉说以往如何艰苦，现在经过了数年的奋斗，终于生活好转了，但自己却被抛弃了。在“弃妇”凸现了中国社会强调主体的内部调整、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女子被丈夫抛弃了，她首先想到的是自我反省：“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弃妇”对于氓的负心，多的是辩解和抱怨，最终还是接受被弃的命运，被休回娘家，倍受兄弟的奚讽。
 
结  语
 
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孕育出不同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上的迥然之别又决定了各民族的道德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从美狄亚和《氓》的弃妇形象就可窥见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方在民族性格、道德观以及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性。
民族性格不同。黑格尔说过，西方“各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专注于个性的发展，要表现他们并且在表现中找着快乐。”[7]西方民族的性格崇尚平等自由，注重个体意识、偏重功利，不易妥协，好走极端，且西方人的开创意识比较强，重强权、竞争、以刚道取天下。而中国的民族性格则注重群体意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偏重道义，贵中庸和谐。
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人一贯注重思辨理性，因此，形成了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合实证分析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也形成了西方民族重理性、务实际的一贯作风。西方文化在思维上注重局部和个体，注重分析和实证，往往用一种孤立、分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而中国则善于直观领悟的思维方式 ，具体、形象地把握事物。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8]注重从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方面去思考问题，用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割裂的眼光看待问题。
道德观不同。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本位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从以上论述的内容来看,美狄亚和《氓》中的弃妇形象在相同的婚姻遭遇、相似的形象特点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这与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社会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的人本意识决定东西方女性在性格、人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自然环境的不同，孕育出不同的文化，两位弃妇的性格也就呈现出巨大的反差：美狄亚刚烈而主动；“弃妇”柔顺而被动。生活时代的不同，决定女子行为选择不同：“弃妇”是被动而顺从，美狄亚则是敢爱敢恨；伦理道德规范不同，决定她们的价值取向不同：“弃妇”满怀愁绪地被休回家，而美狄亚则是奋起反抗；人本意识的不同，濡染出的人格差异：中国人矜持而内敛，西方人注重于人自身的本能，这一点构成了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也即是两位弃妇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差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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